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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秦的十年 咸阳的刀锋之舞
———《春申君传奇》④

沈国冰

“黄歇受约归楚， 楚使歇与太子完入
质于秦，秦留之数年。 ”

———《史记·春申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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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2 年初夏。
楚国左徒、太子傅黄歇与十七岁的太

子熊完走进咸阳城门的时候，围观秦人的
眼神比腊月寒风还要刺骨。

作为楚国派往秦国的质子，他们名义
上是盟约的见证，实则是楚顷襄王被迫抵
押给虎狼之邦秦国的人质。

入城的时候，秦军军士检查车队和行
装时，故意将熊完最珍视的《楚辞》竹简散
落一地。

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实则表达了
秦人对楚国太子的慢待和轻视。

血气方刚的熊完弯腰去捡拾竹简的
瞬间， 黄歇分明看见他那喷火的眼神。 此
刻，熊完一只手已经紧握青铜佩剑的剑柄。

黄歇疾步上前，轻轻按住熊完微微发
抖的手。

黄歇俯身将竹简一卷卷拾起，用衣袖
拂去沾染的尘土。

楚国太子的车队进入咸阳城。
黄歇面无表情，腰板笔挺，目不斜视。
熊完紧随其后，一只手一直紧握着腰

间的青铜剑柄。 太子英武的身姿，似乎是
送给秦人最好的见面礼。

在驿馆安顿后，熊完仍然对此耿耿于
怀。

黄歇正在整理被翻乱的衣箱，闻言取
出一方青玉镇纸压在展开的绢帛上。

“太子可记得越王勾践尝粪问疾的故
事？ ”黄歇手握蘸墨的狼毫在砚边顿了顿，
“今日我们拾起的不是竹简， 而是将来太
子要戴的冠冕。 ”

2
公元前 272 年深秋的一天上午，质子

府外突然传来整齐而急促的脚步声。
一队黑甲秦兵踏着枯黄的落叶而来，

领头的将领向黄歇抱拳行礼：“先生，奉相
国之命，请楚国太子明日入朝觐见。 ”

是夜，黄歇在灯下反复擦拭着一枚青
铜虎符。这是临行前楚顷襄王秘密交给他
的信物，凭借此物，在紧急时刻可以调动
楚国潜伏在秦国的所有暗探。

烛火摇曳间，他想起离开楚国前与楚
顷襄王的那场密谈。

“嬴稷狼子野心， 此番要挟太子入秦
为质，有断楚根本之意。 ”顷襄王将虎符递
给他，“太子年轻气盛，缺少历练，既无心机
也少谋略，在咸阳期间全仰仗卿周旋了。 ”

窗外传来打更声，黄歇收起虎符。 他
取出一卷空白的竹简，用楚篆写下：“咸阳
气象森严，然宫墙之内必有裂隙。 臣当效
犬马之劳，为太子辟一方天地。 ”

次日清晨， 黄歇为太子整理衣冠时，
发现少年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不动声色地
取出一块温润的楚玉塞进太子掌心：“握
紧它，想想云梦泽的荷花，想想章华台上
的编钟声。 ”

咸阳宫比想象中更为恢弘森严。黑石
板铺就的甬道两侧，持戟武士如铜像般肃
立。 穿过三道宫门后，黄歇注意到廊柱上
雕刻的已非往日所见的玄鸟纹样，而是狰
狞的饕餮———这是秦昭襄王崇尚的法家
象征。

宣政殿内，秦昭襄王高踞王座。 这位
年近七旬的秦王须发皆白，一双鹰目却明
亮得骇人。 太子行大礼时，黄歇感觉到一
道锐利的眼锋一直在盯视着他们。

太子向昭襄王呈送国书。
“楚王舍得将太子送来， 倒是出乎寡

人意料。 ”昭襄王把国书随手扔在案上，声
音沙哑却如铜钟，“先生别来无恙？先生的
雄辩之才，寡人已经见识过了。 但是寡人
听说太子傅左徒善养士，不知在咸阳要养
多少门客？ ”

殿中响起一片讥笑。
黄歇直起身，从容答道：“外臣带来三

百卷楚辞，欲与秦地学者切磋。若论养士，
怎及得上大王招揽六国英才之胸襟？ ”

这时殿侧珠帘轻响，一位雍容华贵的
老妇人在侍女搀扶下缓步而出。

黄歇心头一震———宣太后芈月已还
政多年，今日临朝，非同寻常。

“听说来的是楚国太子？ ”宣太后的楚
音让太子熊完猛地抬头，“走近些，让老身
看看故乡人。 ”

黄歇敏锐地注意到，当宣太后唤太子
近前时，范雎与昭襄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
长的眼神。

老太后布满皱纹的手抚过太子的面
颊，忽然用楚语问道：“章华台前的银杏树
还在吗？ ”

觐见结束离开时，一位内侍悄悄塞给
黄歇一枚玉环，“太后邀先生三日后于兰
池宫赏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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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连绵的午后，兰池宫的水榭里飘

着熟悉的椒兰香气。
宣太后卸去华服， 只着素色深衣，恍

若昔日郢都寻常老妪。她亲手为黄歇斟上
一杯楚茶：“当年离楚时，我也像太子这般
年纪。 ”

黄歇注意到水榭四角的侍女皆垂首
而立，耳廓却微微颤动。 他轻转茶盏：“太
后思念故土，何不奏请大王与楚修永世之
好？ ”

“先生是个聪明人。 ”宣太后突然用秦
语说道，“可知老身为何能在这虎狼之邦
立足四十载？ ”不等黄歇回答，她自袖中取
出一卷竹简，“这是白起最新呈上的攻楚
方略”。

黄歇后背沁出冷汗。 展开竹简，上面
却是空无一字。

宣太后轻笑：“先生不必诧异。 ”
她忽然压低声音，“秦王欲将公主嫁

与太子。 先生不如留在秦国， 为相如何
呢？ ”

雨打荷叶声中，黄歇放下茶盏，玉器
相击发出清越之音。

“感谢秦王垂爱， 秦王欲将公主嫁与
太子，须征得吾王首肯。 ”稍停，黄歇直视
宣太后的眼睛， 异常坚定而决绝，“楚虽
弱，尚有江汉天险；秦虽强，岂无后顾之
忧？ 秦楚相残，不过两败俱伤。 歇为楚人，
生为吾王之臣，死为吾王之臣！宁死，不事
秦王！ ”

宣太后闻言，沉默良久，忽然击掌三
声。 侍女捧出一个漆盒：“将此物交予太
子。 告诉太子，芈姓之人不忘根本。 ”

回到质子府，黄歇打开漆盒。 里面是
一把精致的铜钥匙和一幅绢画，画中是年
轻时的宣太后站在章华台前的银杏树下。

太子困惑不解：“这是何意？ ”
黄歇轻抚画上题字，“宣太后在提醒

太子， 咸阳宫里有一棵从楚国移栽的银
杏。 ”

很快，太子熊完和秦昭襄王最为宠爱
的一个公主成婚。

楚顷襄王派出一个高规格庞大的代
表团，携带贵重厚礼，出席楚国太子熊完
和秦国公主的婚礼。

秦国的质子、楚国太子熊完，成为秦
昭襄王的正牌女婿。

一年后，太子熊完和秦公主生了一个
儿子，取名熊启。

秦昭襄王似乎想用质子和女婿的双
重身份，彻底掌控住这个楚国未来的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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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深秋，黄歇在秦宫岁祭大典上

见到了华阳夫人。
当司礼官唱到华阳夫人的封号时，他

看见高台上的贵妇耳垂晃动着熟悉的随
珠。 这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宠妃，
一个在秦宫扎根的楚裔。

“听说夫人近日思念故乡的橘柚。 ”黄
歇通过侍医向华阳宫递了话，随赠一匣用
蜜腌制的云梦泽藕粉。

三日后，华阳夫人的贴身婢女出现在
质子府后门， 裙裾下露出一双楚式翘头
履。

秘密往来如溪流般悄然展开。
黄歇将楚宫带来的玉笙拆解，在笙管

中藏入写在薄绢上的密信；华阳夫人则借
着赏赐的名义，送来记载秦国朝局动向的
象牙筹。

某个雪夜，熊完发现黄歇正在焚烧一
堆奇怪的木片：“先生这是？ ”

“秦宫的更筹。 ”黄歇将最后一片投入
火盆，“上面刻着秦王临幸各宫的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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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深冬，第一场雪落下时，黄歇

在咸阳西市结识了阳泉君。
这位华阳夫人的胞弟正在挑选赵国

的玉器，黄歇“偶然”指点他辨别和氏璧的
真伪。

酒过三巡， 阳泉君醉醺醺地透露：秦
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至今无子。

“听闻安国君有子名异人 ， 质于赵
国？ ”黄歇似不经意地问。

阳泉君酒杯一顿：“一个婢女所生的
庶子罢了。 ”

次日，黄歇故意绕道经过异人曾经居
住的宫院。 荒草丛生的庭院里，一个老内
侍正在扫雪。 见到楚人服饰的黄歇，老人
突然用楚语喃喃自语：“凤凰栖梧桐，燕雀
巢屋檐。 ”

黄歇心头一震。 他上前施礼，老内侍
却已佝偻着走远，只在雪地上留下一行脚
印，形似一条蜿蜒的蛇。

公元前 271 年上巳节，秦国照例举行
盛大祭祀。太子熊完在典礼上因不谙秦礼
险些失仪，引来众臣嗤笑。 黄歇正要解围，
忽见一位盛装妇人示意侍女扶起太子。

“楚太子远道而来， 不习秦礼情有可
原。 ”华阳夫人声音清越，“本夫人少时在
楚地居住，知楚人重巫舞而轻周礼。 ”

当晚，黄歇收到一份神秘礼物：九鼎
纹样的漆盒里， 整齐摆放着九卷竹简，详
细记载了秦国朝堂各方势力关系。盒底刻
着细小的“芈”字。

“宣太后与华阳夫人……” 黄歇在灯
下细细研读竹简，忽然拍案而起，“原来如
此！ ”

他连夜去见太子：“殿下可还记得那
幅银杏画 ？ 臣今日在宫中发现了那棵
树———就在华阳夫人寝宫后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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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0 年春分那天，一场突如其

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咸阳。
范雎门客举报阳泉君私通赵国，昭襄

王大怒将其下狱。 黄歇得知消息时，正在
和太子熊完研读《孙子兵法》。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 ”黄歇合
上竹简， 立即取出一枚封存已久的玉璧，
派心腹送往华阳夫人宫中，璧上刻着“申
生在内而危， 重耳在外而安”———这是当
年晋国公子避祸的典故。

三日后，阳泉君奇迹般获释。
而黄歇收到华阳夫人回赠的一对玉

琮，其形制正是楚国贵族联姻时所用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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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9 年冬天，咸阳初雪。
黄歇掀起竹帘， 扑面而来的寒气，不

禁让他打了个冷颤。
细碎的雪粒斜飞进回廊，在青石板上

洇出深色的斑印。身后传来陶器轻碰的声
响，他不用回头也知道，太子熊完又在摆
弄那套从楚国带来的云纹茶具。

“先生看这秦地的雪 ， 竟似带着刀
光。 ”太子熊完的声音比离开楚国的时候
浑厚了许多，但尾音里仍藏着少年特有的
清亮。

黄歇转身接过太子熊完递来的温酒，
青铜爵沿上还沾着对方指尖的暖意。

“《楚辞》有云：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
霏而承宇。 ”黄歇将酒爵举至齐眉，“不过
在秦国，冬天确实更冷些。 ”

酒液在喉间化作一道火线，他望着庭
中越积越厚的雪，想起离楚那日陈城郊外
绵延不绝的槐花、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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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府的日子比预想的更为孤寂。
虽然秦国按诸侯之礼相待，但府邸四

周总有黑衣卫士如影随形。
每月朔望之日，会有秦宫谒者送来简

薄的俸禄———五镒金，十匹绢，恰够维持
体面又不至奢靡。

黄歇在账册上记下这些数字时，总会
想起顷襄王临行时赐予的郢爰。黄歇无比
珍视大王的赐金，轻易并不愿意花费。 此
刻都藏在寝榻下的暗格里，像一粒粒等待
春天的种子。

这也是他们的希望，如同大王在侧。
质子的生活，比想象中更加煎熬。
他们看似自由，却处处受限。
秦国的官吏每隔十日便会前来 “问

候”，实则探查他们的言行。 府中仆役皆是
秦人，一举一动皆在监视之下。

黄歇深知，在这样的环境里，稍有不
慎便会招致祸端。 他告诫太子熊完：“太子
须谨言慎行，秦人狡诈，不可轻信。 ”

太子熊完起初尚能忍耐， 但日子久
了，思乡之情愈发浓烈。

某夜，他独自在庭中饮酒，望着南方的
星空，喃喃道：“不知父王如今如何……”

黄歇走近，递给他一卷竹简：“太子若
思念家国，不妨读读《楚辞》。 ”

熊完展开，见是《离骚》篇章，低声念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黄歇微微一笑：“屈子当年放逐江南，
仍心怀故国。 太子今日虽在咸阳，终有一
日会归楚。 ”

太子熊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握紧了
竹简。

这年冬天，太子熊完水土不服生了场

大病。
黄歇彻夜守在榻前，将楚宫带来的芷

草熏香点在铜炉里。
某夜，太子高烧说胡话，竟用楚地方

言呼喊着“阿母”。 黄歇示意侍从退下，自
己跪坐榻前，用郢都的童谣一句句应和。

清冷的月光透过雕花窗棂，在病榻上
投下菱形的光斑。 恍惚间，他仿佛看见故
乡的云梦泽在月光下荡漾。

“先生可知秦国为何要质子？ ”病愈后
的熊完在廊下看雪时突然发问。

黄歇正在记录秦国的物候，闻言搁下
毛笔：“表面是盟约的抵押，实则是要斩断
楚国的未来。 ”

一片雪落在绢帛上，他轻轻拂去，“太
子是储君，太子安然，楚国就有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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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6 年，当咸阳宫的海棠开得

正盛时，秦相范雎再一次造访质子府。
始于才华，敬于忠诚。 黄歇和范雎在

彼此还并未谋面之前， 早已互相心生仰
慕。 在咸阳的这几年，黄歇和范雎虽然分
属不同阵营，却渐渐成为了好友，结下深
厚情谊。

可能，他们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毕竟
各为其主。

黄歇得到通报时正在教熊完解读《梼
杌》，他注意到传话的秦吏特意强调“应侯
独自前来 ”。 这个细节让他心头微微一
动———范雎封应侯后， 出行必是前呼后
拥。

“先生和太子在咸阳可还习惯？ ”范雎
落座后，似笑非笑地问道。

黄歇拱手：“承蒙大王和应侯垂爱，一
切尚好。 ”

“久闻先生博闻强识，今日特来请教。”
范雎解下佩剑交给随从的动作行云流水，
但黄歇捕捉到他扫视书简时目光的游移。
宾主在堂上分坐， 侍者奉上的却是秦地的
黍酒而非楚茶———又一个微妙的试探。

谈话如履薄冰地进行着。
当范雎问及对秦国新政的看法时，黄

歇注意到西斜的日影正好照在对方腰间
的玉璜上。 那块青玉透着楚地特有的水
色，极可能是垂沙之战中的战利品。

这是一个陷阱。
黄歇若直言批评， 必遭秦人忌惮；若

一味奉承，又显得谄媚。
他略一沉吟，答道：“秦法严明，吏治

高效，此乃强国之本。 然治国如烹小鲜，火
候过猛，则易焦。 ”

范雎抚玉的手势顿时一滞， 转而大
笑：“难怪张仪说楚人善辞令！ ”

黄歇端起酒樽轻抿一口，“不过楚人
更爱看柱子上的云纹———就像应侯腰间
这块玉璜的雕工。 ”

临别时，范雎意味深长地说道：“秦国
待客，向来以诚。 只要客人安分，自然宾主
尽欢。 ”

黄歇微笑颔首，却早已心知肚明———
秦昭襄王并不信任他们，范雎此行不过是
在提醒他们，还有示警的意味。

这场暗流涌动的会面持续到日暮。
范雎走后， 太子熊完从屏风后转出，

“先生为何故意提起玉璜？ ”
黄歇正在整理被翻动的书简，闻言露

出入秦后第一个真心的笑容：
“因为我要他知道， 楚人记得每一块

被夺走的美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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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6 年夏至，当咸阳城的蝉鸣

震耳欲聋时，黄歇在竹简上刻下最后一行
记录：“秦昭襄王病笃，太子安国君侍药。 ”

这卷被他题为《秦宫纪略》的竹简，与
另外九卷一起，用油布包裹着藏在了车轴
的中空处。

熊完正在庭院里练习射箭———秦式
的长弓，但用的是楚国的箭矢。

“先生看我这楚弓秦用如何？ ”熊完收
弓时笑着问道。

黄歇望着深深钉入箭靶的羽箭，突然
想起离楚时占得的卦象：“鸿渐于陆，其羽
可用为仪。 ”

此刻夕阳将咸阳城墙染成橘红色，恍
如郢都暮色中的宫墙。

公元前 266 年，宣太后被秦昭襄王废
黜。

公元前 265 年，宣太后在极度抑郁中
去世了。

公元前 265 年，安国君嬴柱被秦昭襄
王立为秦国太子，华阳夫人被立为太子妃。

公元前 264 年， 咸阳的冬天异常寒
冷，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咸阳城。

质子府里，黄歇和太子熊完围着火炉
取暖，抵御着寒气。

“时间过得真快啊！ ”他们由衷感慨，
“到明年（公元前 263 年），离开陈城就整
整十年了！ ”

从陈城出发的时候，太子熊完还是一
个青葱少年，而今他已是一个稳重青年。

黄歇又何尝不是？ 从陈城出发的时
候，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今已鬓
发染雪。

他们的目光透过窗棂， 目之所及，皆
是咸阳上空的漫天飞雪。

他们的心里，惆怅无垠，思归如潮。
（图片由本报记者张越提供）

杨东莼与《淮南子》
高 旭

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
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教育家。 青
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参与
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致
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49 年后，
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
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副主任等职。1953 年加入中国民主
促进会，曾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常委兼
秘书长、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杨东莼著有 《中国学术史讲话》
《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
书》《何物自由主义》等，译有《费尔巴
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
选》等。 在《中国学术史讲话》中，他对
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
家巨著《淮南子》作了专门论述，其中
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

《中国学术史讲话》 一书系统梳
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其对《淮南
子》 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注
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 杨东莼从学派
属性、道论、宇宙论、政治观及天人感
应说等方面，阐述了《淮南子》的历史
价值。

在学派属性上 ，他沿袭班固 《汉
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归为“杂家”
的观点，认为“其性质与《吕氏春秋》
同，也属于杂家”，并指出“它包罗万
有，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 结合刘
安在《要略》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
述，他明确指出《淮南子》“是各派学
术思想的混合物”。 此论虽承旧说，
新见不多，但强调其“混合”特质，值
得关注。

在道论方面，杨东莼以《原道训》
为中心，认为《淮南子》与老、庄相似，
也将 “道 ”视为 “宇宙万物所以生之
理”。 然其分析较为简略，未作深入展

开。
在宇宙论上 ， 他着眼于 《俶真

训》，指出《淮南子》将宇宙生成分为
“七个阶段”， 实 “本于 《庄子·齐物
论》”，特点在于“以自然演化说明宇
宙万物的起源”。 他还提到《天文训》
《地形训》 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
化的内容，亦属宇宙论范畴。

在政治观方面，杨东莼见解较为
独到。 一方面指出《淮南子》主张“无
为而治”，如《原道训》所言“万物固以
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另一方面，又
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庄，而是融
合多家思想，认为“其言不法先王，则
有类于荀子；其言变法，则有类于法
家；其言民本，则有类于孟子 ”，并援
引《氾论训》《修务训》《主术训》等篇
为证。 这一对《淮南子》政治思想多元
性的揭示，符合其理论实际，也呼应
了前文所述 “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
物”之判断。

在天人感应说方面，杨东莼认为
《淮南子》 深受阴阳家影响， 因而既
“主神仙家的人生观”，又 “主天人感
应说”，并列举《原道训》《精神训》《天
文训》《泰族训》《地形训》《时则训》等
篇为例。 他指出，《淮南子》所代表的
天人感应思想，“支配西汉时代”，直
至“王充出，才渐次廓清”。 杨东莼对
《淮南子》 与阴阳家思想关联的把握
具有启发性，但将“阴阳家”与“神仙
家”简单混同，未加辨析，是为不足。

综上，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
重要学者 ，杨东莼对 《淮南子 》这部
“绝代奇书”“盛汉道典” 的理解虽具
一定系统性与整体性， 却仍显简略，
论述未能充分展开。 学贵承旧启新，
尽管其研究在深度与厚度上有所局
限，然其启新之价值，在现代“淮南子
学”发展史上，仍应予以肯定。

寿州知州王质的“期月”考量
孙友虎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酷夏，
燥热难耐。

该年五月九日， 天章阁待制、权
知开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图》指责宰相
吕夷简用人不公，被贬知饶州（今江西
鄱阳）。 时值朝廷严治“朋党”，士大夫
多畏惧宰相权势，不敢为范仲淹送行，
唯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毅
然“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有人
以此责备王质，王质坦然回应：“希文
贤者，得为朋党，幸矣。”因替范仲淹鸣
不平，五月十五日，秘书丞、集贤校理
余靖被贬为监筠州 （今江西高安）酒
税；十八日，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
被贬为监郢州（今湖北钟祥）酒税；二
十一日，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
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
昌夷陵区）……

时年三十六岁的王质，一句“得
为朋党幸矣”，虽受“朋党”案牵连，影
响却不大，盖因他与宰相吕夷简家有
姻亲。王质伯父王旦，“当真宗时，伯父
文正公居中书二十余年，天下称为贤
宰相”（欧阳修《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
待制王公神道碑铭》）。 王旦四女婿吕
公弼，乃吕夷简次子，亦即王质堂妹
婿。 然王质素不喜攀附权贵。

王质 ，字子野 ，莘县 （今山东莘
县）人，“出于相家，而清苦甚于寒士”
（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唐颜鲁公法
帖》）。 少时力学，师从杨亿，杨亿赏其
才；伯父王旦见其文，亦深为赞赏。 初
以恩荫补太常寺奉礼郎，后中进士，荐
为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累迁至尚书
祠部员外郎。 父王旭卒，王质与诸弟
蔬食守孝，期满起复，通判苏州。 任满
还朝，判吏部南曹，又知蔡州（今河南
汝南）。 蔡人岁时祭祀吴元济庙，王质
斥：“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遂毁其
庙，改立狄仁杰、李愬像，蔡人至今称
“双庙”。 后自集贤校理、祠部员外郎
改开封府推官，“时兄雍为三司判官，
质不欲兄弟并居省府，恳辞，得知寿
州。 ”

王质约在景祐三年五六月间赴
知寿州（今安徽寿县）。在任期间，他雷
厉风行，主要推动三事：

一是整治刑狱舞弊。 欧阳修《曾
公致尧神道碑》载：“寿近京师，诸豪大
商结交权贵，号为难治。”王质到任后，
着力整饬刑狱。 据苏舜钦《王公行状》
载：“郡素号多讼，而邑所部送囚，虽重
辟，往往伪易其名以上”，王质详核案
情，“摘其滥奸，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
是肃然。 ”

二是厘清户籍税务。 宋代按城乡
分坊郭户与乡村户，按有无田产分主
户与客户，主户依财产分五等。 寿州
有杨、陈等大族，交通朝贵，影响户籍
与赋税摊派。针对“多豪姓”及“五等之

籍久废，每敛率无科，吏以贿为轻重”
之弊， 王质亲自主持定籍，“不关吏
手”。 吏初窃笑：“是乌能周知吾民之
产乎？”王质遂召诸豪当堂面谕，“皆稽
首叹服。 余之登耗，纤悉无差，一府震
骇，号为神明。 ”（苏舜钦《王公行状》）

三是修建寿州西园。 西园位于寿
春城西（今寿县），由王质主持兴建，广
三百平方弓（一弓合 1.6 米），南北长
约 480 米。 “破麋场，荡虺区，刜芜薀
榛，百板以兴”，划为八区，高处置亭，
幽深处建堂，亭堂相望。“州人骇观，叹
美一辞。自是署制剧雄，他邦不若矣。”
（宋祁《寿州西园重修诸亭录》）

这位“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沈括《梦溪笔谈》）的清廉知州，据范
仲淹《王公墓志铭》载：“往守寿春郡。
期月，改合肥郡。 ”《辞海》释“期月”为
“一整月”或“一整年”，结合其治绩见
效周期，此处应指“一整年”。 因其“以
治绩闻，号为异等”，在寿州仅一年即
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欧阳修《王公
神道碑铭》称：“求知寿州，徙庐州”；苏
舜钦《王公行状》亦载：“又移庐州”。

值得留意的是，范仲淹、欧阳修
在记述王质事迹时，对其寿州政绩着
墨不多，似有未尽之隐。 范仲淹言，自
己未仕时即与王质相交，彼此为道义
之交。 后范仲淹子范纯仁娶王质女，
两家结为姻亲。 范仲淹赞王质“生相
门，而弗骄弗华，以贫为宝”，并肯定其
施政：“公为数郡，必清心以思治，行己
以率下，首崇学校，以风化其人；有犯
法非害于物者，必缓其狱，未始深文
焉。 求民之疾，虽处幽隐不遗；民之梗
化，虽负势不避。 此仁人之政，不亦平
乎？ 故每去一州，则百姓号恸如赤子
之慕慈母也。”欧阳修亦评：“公生累世
富贵，而操履甚于寒士。 性笃孝悌，厚
于朋友，乐施与以赒人，而妻、子常不
自给。 视荣利淡若无意。 平居苦疾病，
退然如不自胜；及临事，介然有仁者之
勇、君子之刚，乐人之善如己出。 ”

王质未及寿州任满即调职，或与
石延年有关。 孔平仲《谈苑》卷二载：
“石曼卿，王氏婿也，以馆职通判海州，
官满，载私盐两船至寿春，讬知州王子
野货之。 时禁纲宽赊，曼卿亦不为人
所忌，于是市中公然卖学士盐。”《续资
治通鉴长编》载：景祐二年（1035 年），
“光禄寺丞、 馆阁校勘石延年落职，通
判海州 ”；康定元年 （1040 年 ）四月 ，
“大理寺丞、 秘阁校理石延年往河东
路，同计置催促粮草”。 《宋史·石延年
传》亦载其“坐与范讽善落职，通判海
州。久之，为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
判登闻鼓院。 ”《江南通志·职官志》称
其“通判海州，廉能有为，吏民悦服”。
石延年通判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任期
较长，而王质知寿州仅一年，故石延年
赴寿州时应在海州任内，非“官满”之
后。 其曾为寿州西园作记（见宋祁文
集），亦可佐证。 《谈苑》所载“学士盐”
之名存疑，因王质、石延年当时皆未授
学士职衔，或为后人追述之讹，其中细
节仍有待考证，以还历史原貌。


